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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梦想很远，远在太空。有的

人，梦想很高，高在高原。还有的人，梦

想很大，大在海疆。

他，从出生的那一刻，命运就似乎注

定与海结缘。

呱呱坠地，父母抱着他笑得合不拢

嘴，希望他能拥有大海一般辽阔的胸襟，

更希望他能像大海一样，有容乃大、承载

万钧，于是，为他起名“海超”。

打小，高海超就喜欢水，把家乡小池

小塘游了个遍。长大后，他嫌池小塘小，

心心念念大江大河和大海。

军 校 毕 业 后 ，高 海 超 如 愿 以 偿 分

配 到 海 南 。 可 那 时 他 没 想 过 ，海 南 也

有 山 ，而 他 恰 好 被 分 配 到 深 山 里 的 某

部队。

在基层摸爬滚打几年后，他成长为

一名机关参谋。正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

场时，一个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

新生单位，引起了他的注目，活跃了他的

心思——“大海，我来了！”

一

有战友说，一个新生单位什么都得

“白手起家”，而且还在高温、高湿、高盐

的偏远海岛，去了肯定要面临许多未知

的困难。

高海超却铁了心：岗得有人站，岛得

有人守。热血青年，就要去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

第一次乘小艇上岛，海面碧波粼粼，

阳光洒下斑斑金辉，闪闪烁烁。一群海

鸥 扑 扇 着 翅 膀 ，从 侧 面 掠 过 小 艇 的 甲

板。沐浴着清新的海风，高海超哼着歌

儿，心中有股说不出的畅快。

下一秒，一个大浪突然迎头打来，高

海超一个踉跄被甩到船舷上，肋骨撞得

生痛。刚起身未立稳，又一个大涌浪袭

来，高海超感觉从腹中到胸部都翻腾着

一串冲击力，苦水酸汁，大口大口地从喉

咙里涌出来……

“老海岛”们都说，克服晕船没有别

的办法，只能去适应、去习惯。那段时

间，一有出海任务，高海超便申请跟船，

头晕了，就蹲下来闭上眼休息一会儿；呕

吐了，就干脆吐个痛快，抹抹嘴又迎着风

浪前行。一段时间后，他终于闯过了晕

船关。

海岛很美，刚上岛的人都说这里是

人间天堂，海水清澈，椰风拂面。第一次

上岛探亲时，女儿嘟着嘴责怪起了爸爸：

“难怪爸爸要来守岛，不愿陪我们，原来

这里这么美！”

可妻子和女儿不知道的是，忙完一

天的工作后，高海超常常独自坐在沙滩

上，怔怔地望着家的方向，不知不觉间泪

水就模糊了视线。

白天兵看兵，晚上数星星。在岛上

生活，官兵面临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孤独

与寂寞。一次，一名老兵说，闺女感冒半

个月没见好，天天念着要见爸爸；老婆累

得无可奈何，天天盼着自己回家……

高海超心头一酸，竟说不出半句安

慰的话。

现实就是这么无奈，后悔当初的选

择吗？

没有！从来都没有！苦点、枯燥点，

只是生活的一种滋味，但不是生活的全

部。热血男儿，就该有更高远的理想，更

坚定的意志……下定决心后，高海超觉

得心里似乎又淌过了一股激流，并且在

他的胸腔里响起了热烈回响。

二

在岛礁上建设指挥信息系统，是高

海超上岛后接到的第一个任务。

“第一代垦海人，就要敢于逢山开

路、遇水架桥。”白天，高海超和战友们穿

过羊角树丛，越过滚烫的沙滩，一米一米

地架设光缆；晚上，他们熔接光缆、安装

设备，一台一台地调试参数……

“快看，通了！”当作战值班室屏幕里

传来上级指挥所的画面时，高海超激动

地把战友一把搂进了怀里。

指挥信息系统刚一联通，值班室的

电话就响了起来：“某海上重要设施疑似

损毁，你部迅速核实情况！”

海上无小事，高海超深知此次任务

的重要性，必须第一时间前出查证。此

时台风刚过，海面上仍然翻腾着两米多

高的白浪。有人打起了退堂鼓：“等浪小

点再说吧！”

高海超一声令下：“顶浪走！”

在检查了小艇性能、备足救生设备

后，高海超带队按时前出，抵达目标海

域，掌握了第一手情况并迅速上报。

冒险出海，这是第一次，也成了后来

的工作常态。

大家都说高海超胆子大，不管大事

还是小事，分内事还是分外事，他都喜欢

当成自己的事，大胆尝试。

驻地周边的无人岛礁向来是管理和

看护的盲区。“如果这些岛礁被敌侵占，

我们就成了历史罪人。”高海超向单位领

导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借助新技术加强

无人岛礁管护。

单 位 自 身 建 设 才 迈 出 了 第 一 步 ，

连 宿 舍 和 办 公 区 都 是 向 别 的 单 位

“ 借 ”来 的 ，怎 能 一 步 登 天 就 干 大 事 ？

见 领 导 也 犯 了 难 ，高 海 超 大 着 胆 子 恳

求 领 导 带 他 去 向 地 方 领 导 汇 报 。 很

快 ，军 地 联 手 为 无 人 岛 礁 建 起 了 电 子

栅 栏 ，由“ 电 子 哨 兵 ”对 岛 礁 进 行 全 方

位远程监控。

考虑到一些偏远岛礁，因生活条件

不完备，岛上渔民也不多，如果遇到险

情 很 难 第 一 时 间 获 知 、上 报 和 前 出 救

援，高海超又提出一个大胆建议：在岛

礁 上 建 设 信 息 化 哨 所 ，以 填 补 观 测 盲

区 。 得 到 上 级 批 准 后 ，他 主 动 揽 下 重

担，与战友们研究攻关。经过一番艰苦

努力，信息化哨所从设想变为现实，遇

到重大海情、灾情，哨所配备的信息化

设备都能第一时间预警，有效提升了救

援效率。

三

刚上岛时，上级调研组勘察某无人

岛礁，领导盯着高海超问：“如果战时敌

人企图隐蔽侵占这个岛礁，最有可能从

哪个方向登陆？”

高海超支支吾吾没能回答上来。

来单位这么久，第一次回答不上问

题，高海超感觉有些沮丧。

领导看出了他的窘迫，对他说：“有

看得见的岛礁，还有看不见的水文参数，

水的温、盐、声、密都会影响作战行动，这

些重要参数都是我们参谋人员应该掌握

的。”

高海超羞红了脸，同时也燃起了斗

志。他揣着书本和海图，一有空就往各

个 岛 礁 跑 ，遍 访 各 单 位 的“ 老 海 岛 ”求

教。10 年过去了，高海超的知识储备量

越来越丰富。问及一，他能答及三；问及

东，他能触及西，相关知识、理论、常识和

战例等，讲得有板有眼、有条有理。

正是因为善于学习和思考，高海超

越来越靠近“中军帐”。

一次军地联合演练，大屏幕上“蓝

军”的光标突然消失，让“红军”指挥所的

氛围瞬间紧张起来。

“叫高海超过来！”指挥员点兵。

高海超跑步赶来，盯着态势图沉思

片刻，然后迅速拿出作业工具在图上量

算开来。

几分钟过后，高海超直起身：“经研

判，‘蓝军’企图避开我部侦察，向雷达盲

区机动，建议对 A 岛方向展开搜索……”

望着一脸笃定的高海超，指挥员果

断采纳了他的建议。过了不久，指挥所

大屏显示成功捕捉到目标。

特情的成功处置，令高海超一战成

名。一时间，海上的大事小事，都有人找

他帮忙解决。

某日凌晨 4 点，正在熟睡的高海超

被叫了起来。因夜间视线不良，一艘渔

船在某岛礁海域搁浅，情况危急，让他立

即赶到值班室协助处置。

“向上级和市政府通报情况，接通渔

船的卫星电话……”高海超一边安排当

日值班员上报具体险情，一边指挥出事

渔船进行自行脱险。

船只停止了倾斜！大家松了一口

气。

可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船艏搁浅，

船艉有礁石，强行拖拽可能造成二次触

礁，导致螺旋桨受损。

正 当 大 家 眉 头 紧 锁 时 ，高 海 超 快

速 查 阅 了 海 图 ，给 出 了 处 置 方 案 ：“ 可

以判定，搁浅地点是沙底，对船体损伤

较 小 ，我 建 议 ，待 到 高 潮 水 位 ，借 用 风

力 和 渔 船 自 身 动 力 ，再 依 托 其 他 渔 船

协 助 搁 浅 船 只 转 变 方 向 ，将 其 从 侧 面

拖出……”

领导同意了他的处置方案。经过一

番努力，渔船成功脱险。

搁 浅 事 件 犹 如 一 阵 风 ，再 次 掀 起

高 海 超 脑 海 里 的 涟 漪 ：海 上 形 势 复 杂

多变，船只搁浅、意外碰撞等突发情况

时 有 发 生 ，怎 样 才 能 有 效 进 行 规 避 和

处置呢？

工作之余，高海超埋头于书本和网

络上的各类资料，总结梳理出百余条特

情处置要点。

“有情况，叫海超！”“有任务，找海

超！”现在，不管大小活动，大家首先想到

的是高海超在不在。

“高海超！”

“到！”

“大家都说，海上的任务需要海超，

现在任务来了，你敢不敢扛？我命令你

带领团队组织战法研究攻关！”

“保证完成任务！”

子夜时分，省军区机关办公楼依旧

灯火通明。窗内，刚被评为“最美新时代

革命军人”的高海超带领团队集智攻关

战法的身影，被灯光拉得很长很长……

海疆赤子心
■刘国顺 贺才雄 阳宗峰

300 余名身着军装的新兵，陆续登

上几辆客运专车的那会儿，是这天的上

午时分。隔着车窗往下看，在炫目的秋

阳下，县人民武装部大院里站满了前来

欢送的人。我想，从现在起，我就要离

开亲人、离开我的家乡了。

这 是 1981 年 10 月 的 一 天 。 这 一

年，我 17 岁。

绿皮火车向着东北方向行进，3 天

后的那个深夜，终于在一个小站停靠下

来。跳下火车的那一刻，我懵怔了好大

一会儿。似梦似幻中，一轮明月挂在高

远的天空里。皎洁如银的月光下，我环

顾四野，皆是白茫茫一片无边无际的雪

色。

随后，那支浩浩荡荡的新兵队伍，

在连长的带领下，开始向着 3 公里外的

新 兵 连 驻 地 疾 行 。 队 伍 里 没 有 说 话

声。在人踩马踏车碾过的那条雪路上，

300 余双大头鞋一起发出“咯吱咯吱”

的回响，让我感到分外动听……

许多年后，我再次回想起初到北大

荒军营的那个夜晚，当时的情景仍然历

历在目。

我当的是铁道兵，或者更确切地

说，是在铁道兵东北某基地当兵。基地

是个大农场，某种场合下，一些人还会

把我们称为“庄稼兵”。有这样一张标

签贴在身上，一时间让我感觉很不光

彩。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想，好

男儿志在四方，只要心中有梦想，哪里

都会有璀璨的青春。

3 个月的新兵生活结束后，我们被

分到连里。连队坐落在一片荒原之上，

远远看去，那几栋单调简陋的红砖房，

就像是一艘艘风中的小船，航行在苍茫

无边的大海上。

不久后，春天来了。被积雪覆盖的

黑 土 地 ，从 5 月 浩 荡 的 春 风 里 苏 醒 过

来。在基地农场，人们总喜欢用一个

“抢”字，来描述每一个农忙的季节。春

天的黑土地，无疑便成了一个“抢播”

“抢种”的战场。拖拉机的轰鸣声，不分

昼夜地在无垠的旷野里回荡。

如果说春天是一个喧闹的季节，那

么，夏日的荒原既深邃又浪漫。在野

鸡、野鸭的欢快鸣叫中，放眼望去，蓝天

白云之下，大田里的庄稼绿油油一片；

尚未开垦的荒草滩上，随风摇曳的达紫

香、黄花子，争奇斗艳……

开荒、播种、施肥、锄草、喷药、收

割，连队一万余亩耕田，每一个生产环

节，都需要官兵日复一日去辛勤劳作、

精心管理，难得有半刻清闲。

当第一个秋天到来的时候，我被安

排在连队场院里工作。

收获的粮食，主要是小麦与大豆，

一车又一车从大田里源源不断地运回

来。我和班里的 6 名战士一起，夜以继

日地劳作，赶上高峰时突击作业，一个

晚 上 就 要 用 扬 场 机 扬 净 30 多 万 斤 小

麦。当我们拿起沉重的铁簸箕，深深弯

下腰去，把粮食一撮一撮奋力喂进扬场

机时，那一刻，我对粮食的感情充满了

无比复杂的滋味。

那是一个多么沉重的秋天啊！

然而，一代一代的连队官兵，就是

这样，一步一步无怨无悔地走过了荒原

的四季。

我的梦想，也许就是从那个时候开

始的。

那时候，与我们班的宿舍一墙之

隔，有一间堆放劳动工具的仓房。平日

里，这间小小的仓房很少有人光顾。自

从我发现这一点之后，它就顺理成章地

变成我可以利用的书房。说来奇怪，只

要一走进去，我感到一颗心马上就能安

静下来。不管工作再忙再累，每天我总

要挤出一些时间，到这里坐一坐、想一

想，梳理一番思绪与情感，然后，在青春

日记里写下值得纪念的时光。

当又一个春天快要到来的时候，我

阴差阳错地走上了一条从医的道路。

尽管这条道路我并没有走到最后，但它

为我此后峰回路转的人生，做出了永远

值得感激的铺垫。

那个大雪飘飞的上午，当场部卫生

所赵医生来到一个又一个宿舍，面试了

一个又一个符合条件的新战士后，他的

注意力，最终落到我的身上。几句简短

的问话之后，末了，一锤定音。就这样，

我被选定为连队卫生员。

经过半年的培训，在我的自愿申请

下，我又被分配到另一个更加偏远的连

队，成为一名卫生员。不论白天黑夜，

我都满腔热情、尽心尽力地对待每一个

到卫生室就诊的战友。而在那些可以

自由支配的时间里，最让我难以克制

的，还是对于文学的痴爱。我一边大量

地阅读文学名著，一边开始满怀冲动并

无所顾忌地去创作一些短小的作品，而

后，再满怀期望地寄往当地的报刊。

不久后，我的一首小诗《纤夫》刊登

在一家小报副刊上。在那个寒冷漫长

的冬天，我接二连三在那个地市级小报

上被排成铅字的文章，就像一阵扫过荒

原的春风，很快便在偌大的基地农场里

传播开来。

1987 年，又一个春天到来的时候，

一天上午，我突然接到一纸调令，让我

3 天之内前往场部政治处任职书记员。

打起背包离开连队的那天，我的鼻

子酸了一次又一次。我想，也许从此一

别，我再也回不到这个偏远的连队了。

那一刻，我甚至对它产生了从来没有过

的留恋。正是在这里，我拥有了青春的

梦想，并且让这梦想一天一天变得丰满

起来。

去场部报到的路上，经过一片漫无

边际的荒原。积雪覆盖在沉睡的土地

与枯萎的荒草之上。阳光温暖地照射

下来，让我不由想到即将到来的春风沉

醉的季节，想到这片广袤而又肥沃的黑

土地上夜以继日的马达的喧响……

随后从军的几十年里，我就这样背

负着最初的梦想，转换了一个又一个岗

位。但是，无论我走到哪里、走得多远，

我都没敢忘记过那片荒原，因为那是梦

想开始的地方。

逐
梦
黑
土
地

■
童

村

阳光从东边峰峦漫过来，裹几声欢

快鸟鸣，像一串珠玉跌落在恭城书院前

的青石板台阶上，也在阶下的我心中激

起一片涟漪。恍惚间，似乎有一束红光

从屋内升腾而起，漫溢古雅的斋舍、讲

堂、通廊、门楼，直上屋梁、瓦楞与天宇，

又化为万道霞光，将书院前后的恭河、罗

蒙山乃至万里山河染成锦缎般火红。

雪峰山深处的小城通道，曾以这一

抹红，照亮了一支衣衫褴褛、形容疲惫的

队伍，也照亮了一个古老而多难的民族

前行的方向。踏上当年迎送过官兵的青

石板，伫立于通道会议召开的斋舍，凝视

眼前摆放一盏生锈马灯的旧条桌和几把

似乎就要散架的藤椅、条凳，我常惊叹于

点燃这抹红的那位伟人的智慧。

1934 年 12 月，漫舞的风雪将通道的

山峦、丛林、河流、侗寨与原野小径都裹

在琥珀般的静谧里，使世外桃源般的侗

寨更显幽寂。山峦坳口处，一支戴着粗

布红星帽的队伍踏着吱吱作响的雪径，

迤逦开进了这块土地。官兵满身刺鼻的

硝烟味，一脸长途奔波的憔悴，早已无心

欣赏眼前的冰雪世界与风雨桥、鼓楼、凉

亭、吊脚楼构筑的侗族风情。前有堵截，

后有追兵，大军命悬一线，这支队伍的领

导者们眉宇间涌起了山峦般起伏的忧

虑。

一个决定行军方向的会议在恭城书

院肃然召开。最高负责人决意不顾山岭

间隐伏的重重堵截，按原计划北上湘西

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与会的毛泽东

力主西进，坚持认为向敌军防守薄弱的

贵州进军才是上策。他在寒冬里擦出的

智慧之火，最终感染了与会的多数人。

于是，3 万余名红军官兵犹如折入汪洋

大海的游龙，翩然而去。

通道，通达之道，命运转折之道。谁

也不曾想到，山重水复处的偏僻小城让

红军队伍陡然柳暗花明，转入了一条霞

光弥漫的大道。

暮春细雨霏霏，烟霞迷离，我徜徉于

通道万佛山如梦似幻的奇峰、古树、萋萋

芳草与盘旋小径间，一时物我两忘。一

步一挨下到山脚，拐角处蓦然出现一方

低矮土丘。引路的友人说，这是红军墓。

我缓步过去，坟前立着一块泛旧的

木 牌 ，上 面 镌 刻 着 醒 目 的 军 旗 与 五 角

星，繁体竖写“中国工农红军”字样。没

有番号，没有姓名，也无战斗经过，只简

略介绍是“红军长征途经此地”。苍山

如海，草木萋萋，这位红军烈士究竟是

谁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事业已由活

着的战友们继承下去。

染红通道土地的远不止万佛山脚下

无名烈士一个。后来得知，早在 1930 年

12 月，红七军便从三江夺路杀出广西，

北上雪花如絮的通道，像一股奔涌的洪

流淌过侗家的村村寨寨。几年后，担当

中央红军探路先遣队的红六军团，也在

秋风秋雨里开入了侗乡。他们在杉木桥

小水村一座青峰下，与奉命堵截、隐伏多

时的国民党军发生遭遇战。担负阻击任

务的一个红军排抢占了一处山头，像钉

子一样牢牢钉入阵地 3 个多小时，20 多

名官兵先后血洒荒坡。剩余 8 个人弹尽

援绝后，砸烂手中枪支，纵身跳下 50 多

米高的悬崖。枪声沉寂后，他们被敦厚

的侗家父老们悄悄收殓、掩埋，化作了一

抔抔护花育草的红色泥土。

多年后，我走进迷蒙烟雨中的小水

村，耳边似乎仍回响着呐喊和枪炮声。

我静静地伫立在一座高耸的丰碑前，久

久凝视着当年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题写

的“红军精神永存”6 个遒劲的大字。一

抹与恭城书院同样耀眼的红，又一次绚

烂升腾，像山林间千万株映山红，将宁静

的山水、古街、村寨染成红霞万朵。

火红的通道
■张雄文

红色足迹

触摸历史，追溯精神血脉

我的兵之初

回望征途
■赵 琼

是南昌城头

那一支枪的呐喊，唤醒

一条脐带一样缠绕的路

开始在江山之间

蜿蜒

一面旗帜

带着拯救的无畏

和热血的果敢

一路与烈火相伴

将拦路的雪山和草地悉数点燃

让一些大江和大河

在燎原的阵列之前

统统汹涌为

可以重构人间的熔岩

在此期间，一些人

前赴后继

以坚不可摧的信仰

在血与火交织的岁月

高举锤头和镰刀

锻造由人民掌握的

红色政权

在近百年之后的今天

一群高擎红旗的人

用绿水青山的写意

将金山银山与日月星辰一起

镌刻一幅长城屹立的

复兴画卷


